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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论广东近代高等教育中的数学课程 ①

———以《算术驾说》与《几何赘说》为例

廖运章
（广州大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算术驾说》与《几何赘说》是潘应祺自编的广东高等学堂预科数学课本，是当时广东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数
学论著和流行较广的数学教科书，内容仅相当于现今小学初中的数学水平；采用横竖混合编排，数学符号中西兼用；以数

学的逻辑关系编排教学内容，注重数学与生活实际的联系；承载传播西方数学文化的历史使命，促进广东近代数学教育

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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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驾说》《几何赘说》又依次称广东高等学堂预科算术与几何课本，是广东近代高等教育国人自

编的数学教科书，也是晚晴广东２本具有代表性的数学著作，勾勒了２０世纪初广东近代数学教育的基
本状况。无论从数学教育史视角还是广东地方史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１　２０世纪初广东高等教育中的数学课程设置
中国迈入近代以后，广东的传统教育逐渐向近代教育发展。１９０１年清廷下诏改省城大书院为省大

学堂，１９０２年广雅书院（１８８８年成立）改名为两广大学堂，这是近代广东第一所高等学堂，标志着近代
高等教育在广东正式启动。１９０３年朝廷颁布《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只能在省城设高等学堂一
所，同年两广大学堂又改名为两广高等学堂，１９０６年停招广西省学生，改称广东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
更名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１９３５年改称广东省立广雅中学。广东高等学堂虽办学时间不长（若从大学
堂开办计起，由壬寅至辛亥不过１０年），但却首开广东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在广东高等学堂的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师资难聘、经费难筹、学生难招。当时能胜任新

学的教学人员很少，学堂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供不应求，如水陆师学堂毕业并精通数学的曹汝英与潘

应祺、官费留日归国的朱执信等著名人士担任教习。广东高等学堂分预科、本科，前者３年后者５年即
８年为成，招生对象为中学毕业生和文化程度相当者，课程分政、艺两科，政科开设伦理、经学、诸子、词
章、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物理、名学、法学、理财学、体操等１３门，艺科开设伦理、中外史
学、外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地质与矿产学、图画、体操等１０门。

在学堂教材的编写方面，辛亥革命前１０年，就数学教科书而言，小学教科书国人自编的很多，中学
教科书翻译或编译的多，而自编的少，高等教育的教科书翻译的很少，自编的则是寥寥无几［１］。广东高

等学堂的算学教科书采用潘应祺编撰的《算术驾说》与《几何赘说》，“现准存古学堂监督咨开恭按，奏定

章程学务，纲要内载，采用各学堂讲义及私家所纂教科书，其合于教授之用者，准著书人自行刊印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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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版权一条，查高等学堂算学教员潘应祺，前以积年讲授算稿，编定几何平面六卷，继以历年讲授预科

学生算术课本，编定《算术驾说》十一卷，均装印成帙。”［２］这是广东近代高等教育国人自编的数学教科

书，是当时广东地区有代表性的数学论著［３］和流行较广的数学教科书，是考察广东高等学堂数学教学

的原始资料。

２　潘应祺及其数学著述
潘应祺（１８６６－１９２６），广州番禺化龙西山村人。幼年在乡随父耕读，聪明好学，考取秀才后，又考

入当时引入不少西方科学的广东实学馆（后改博学馆、水陆师学堂），毕业后曾应乡试考取举人，之后投

身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广雅书院、广东高等学堂、教忠学堂等校，教授数学。辛亥革命后，曾在广州市

政公所任职（时曹汝英为坐办），并曾从事番禺县志的续修工作。１９２４年重执教鞭，在香港圣保罗女书
院任教，１９２５年回广州开设教馆，教授国文、数学、英语等。

潘应祺具有很高的数学造诣，就读广东实学馆时跟随老师方恺“习算学，先笔算，次代数、几何、平

弧三角、测量诸术。”曾与其他５名同学在方恺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代数通艺录》十六卷。方恺（１８３９
－１８９１），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县）人，其父方骏谟（１８１６－１８７９）与数学家华蘅芳、张文虎等人交厚。
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初广东实学馆开馆，两广总督张树声推荐方恺为汉文教习，教授汉文和算学。方恺“博
览多识”“于舆地历算之学，靡不综核淹贯，著书满家”，数学著作有《代数通艺录》十六卷、《笔算初阶》

一卷等。方恺在广东水陆师学堂（１８８２－１８８７）的五六年中一直兼授数学，方恺不会广州方言，以板书代
口授，“张壁立书，推本天元借根，钩稽数理，建简核西术代数，译示讲诵”，学生“传习算草，各有成帙”，

方恺“辄为作序，以奖励之”，学生们对他很敬服。方恺在广东水陆师学堂的成就很大，先后有１３０多名
学生从他学习数学，潘应祺是其中的佼佼者。

潘应祺著有《算术驾说》十一卷、《几何赘说》六卷、《代数通艺录续集》二卷、《经算杂说》一卷、《算

学杂识》十卷（与曹汝英合撰）、《佛山书院算课草》十一卷。其中，《几何赘说》又名《广东高等学堂预科

几何课本》，根据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改编而成，仍沿用徐光启等创造的体

例；《佛山书院算课草》由熊方柏鉴定、潘应祺与曹汝英覆勘，是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春佛山书院添考数
学的课卷汇编，主要涉及三元一次方程组求解、等比数列和等差数列计算、勾股问题以及平面几何中的

三角形和圆，以解三角形问题为多，题目多是实际应用问题。

３　广东高等学堂预科数学教材的内容及特色
依《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伊始就设置数学课程，每周６ｄ合１２ｈ［４］，先后由林汝魁（番禺人）、

林庆镐（新会人）、罗伟卿、朱孔阳、潘应祺等人教授。《几何赘说》和《算术驾说》（图１）是潘应祺１９０３
年起任教高等学堂时期自编的２本数学教材，是其多年研究、教授数学的心得与总结。
３．１　 《算术驾说》内容特点分析

图１　广东高等学堂预科数学教科书

《算术驾说》总３９３页［５］，全书十一卷内容包括：卷一数

名，列位、加法、小数加法；卷二减法，小数减法、加减杂题；卷

三乘法，小数乘法、加减乘杂题、十一十二单乘法、推加乘法、

截乘法、叠乘法；卷四除法，截除法、小数除法、用加减乘除各

号及括弧法、加减乘除杂题、附说（解乘除试验法之理、解以

除数得无穷之理）；卷五析生数法，求最大公约数法、求最

小公倍数法、相消法、附说（解析生数法内审查除法尽否之

理）；卷六分数，约分、齐分、加分、减分、乘分、除分、重分数、

分分数、诸分错杂之式、诸分杂题；卷七项数（即诸等数），化

大项为小项法、化小项为大项法、项数加减乘除法、化大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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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或小数为小项法、化小项为大项之分数或小数法、外国之项数、斤两算法、天度时刻相求法、经度时

刻相求法；卷八比例，合率比例、连环比例、百分法、卷九平方，计税亩法、开平方、小数开平方法、分数开

平方法；卷十立方，体积重率、开立、小数开立方、分数开立方；卷十一 诸乘方，开诸乘方、小数开诸乘方

法、分数开诸乘方法、诸乘方代开法；附录求积法。

该书例言对编写背景作了说明，一是《算术驾说》系根据《奏定中学堂章程》要求编撰而成，“奏定学

堂章程中学堂各学科分科教法算学条下云，外国以数学为算法各种总称，……其中以实数计算为算术，

……兹编所说，皆以实数计算者，故名算术。”二是阐述书名的由来，“驾，传也。……兹编虽或间有发

明，亦不过引申旧绪，传述前闻而已。题曰算术驾说”，意为传述前人的数学知识，并非自己创造，因此

得名。三是阐释教法与学法，“凡算理算法，势必相辅而行。……惟间遇算理稍繁者，似宜先言法而后

言理。”以方便学生领会，“每言一法，后继以习问”，鼓励学生勤加练习，学习应循序渐进，不能“躐等求

速”。四是对“算术推之则难明，以代数推之则易解”的算术问题，“统俟习代数时言之，自然迎刃而解。

此时似不必劳精敝神而为之也。”而“求积之法，颇切实际用”，则“附录于本编之后”，注重数学与生活实

际的联系。显而易见，这些数学教学理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算术驾说》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其验算到乘／开方，除有些复杂算法外，大多沿用至今，前八卷、
后三卷分别相当于现今小学和初中的数与代数水平。从编排形式看，采用横竖混合编排，即从右到左竖

排编写，而运算式子则横排布展；数学名词术语（含数字）、数学符号中西兼用，数学运算符号如“×”
“÷”“＝ 槡”“（）”“［］”“”等，加号“＋”写成“⊥”、减号“—”写成“Ｔ”，阿拉伯数字０～９以汉字、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标记，英文字母Ａ、Ｂ、Ｃ、Ｄ等则用甲、乙、丙、丁等表示，分数采用西方通用的
分母在下分子在上写法，而没有沿用中国分母在上分子在下形式。内容编排上，以教学内容的逻辑关系

为序，放弃传统数学教科书沿用《九章算术》所确立的“问、答、术”编排方式，以定义—定理—例题—习

题为编排顺序，通俗易懂，讲解详尽。

３．２　《几何赘说》内容特点分析
《几何赘说》含照会１页、吴道序２页、利玛窦序５页、徐光启序２页、徐跋１页、徐杂议２页、《赘

说例言》３页、正文２８１页，总２９７页，由《几何原本》前六卷构成，包括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全部内容［６］。

卷一“界说”（定义）点线面等３６个几何概念，给出４条公设（“求作”）、１９条公理（“公论”）和４８个命
题，作为基于定义、公理之严密逻辑推理体系的基础，内容涉及三角形、平行四边形作法及其性质；卷二

主要论及平面直角形的等积变换，用几何语言叙述代数恒等式；卷三讨论圆及其性质；卷四为圆内接、外

切形及其性质；卷五介绍数量（线段、面积、体积等）成比例、比例式及其性质；卷六是平面相似形及其

性质。

《几何赘说》以《几何原本》为蓝本，在内容编排、知识呈现、例题选择、数学符号使用等方面基本一

致，数学程度与现今初中图形与几何水平相当。但在知识点的讲解上，《几何赘说》并没有照本宣科，直

接套用《几何原本》的解说，而是在充分理解之后，加进自己的领悟与说明，选取或编增适当实例（如“以

代数释几何”、用数代替线段讲述卷五的分数概念）诠释知识，去繁就简，例题书写也更简洁、一目了然，

整体上更有利于学生理解与掌握。同时，每卷之后都编选、增加一些相关例习题，供学生练习，凸显教材

本质。

囿于《奏定学堂章程》只规定初等／高等小学堂的具体数学课程，中学堂以上仅罗列学科名称如算
术、代数、几何、薄记、三角等，其中具体内容不加限制，由学堂自行决定。潘应棋则很有见地沿用清代同

文馆和一些西学堂把《几何原本》作为必读数学教科书的传统，并结合高等学堂实际编成《几何赘说》，

推动了几何公理化思想在广东近代教育中的传播，百年的数学教育实践表明潘应棋的远见卓识，至今这

些几何知识仍是中小学数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潘应棋及其《几何赘说》广受后人推崇［７］。

４　《算术驾说》与《几何赘说》的历史贡献
第一，依托良好的数学教育环境，传承广东重视数学教育传统，传播优秀西方数学文化。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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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受求强求富、中体西用等洋务思想以及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为特征的岭南文化影响，晚晴广东数

学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形成良好的数学学习氛围，一些书院、学堂始设数学课程，先后出现一

批学贯中西、专心数学研究并热心传播数学的数学教师群体，如学海堂的陈澧与邹伯奇、广州同文馆的

吴嘉善、广东实学馆的方恺等［８］，都是当时享有全国声誉的数学名家，潘应祺的教科书正是顺应大众学

习西方数学热潮的时代产物，承载着传播西方数学文化的历史使命，以实现中国传统数学与西方数学的

顺利合流。

第二，作为国人自编的近代高等教育数学教科书，《算术驾说》与《几何赘说》推进了中国数学教育

的近代化进程。随着癸卯学制的颁行，各级各类学堂都不同程度地开设数学课程，数学教育由是渐得普

及，但新学堂的大量剧增使数学教科书供不应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尤甚，一般直接采用外文本。潘应

祺将其研究数学的心得与多年进行数学教学的体会，撰写了适合高等学堂预科算学教学的课本《算术

驾说》与《几何赘说》，并成为当时岭南地区流行多年的数学教科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有效地促进广

东近代数学教育的迅速发展。

第三，体现数学教育的实用观，即数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一种技能，以为工艺制器、经世致用之具，

而不是训练科学精神与方法，借以提高人的素质，这是中国传统数学实用性在数学教育中的反映。在合

流于主流数学教育１００年后的今天，数学教育重视数学的文化功能得到普遍认可，但数学的技术功能一
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因此，具有浓厚应用数学色彩的《算术驾说》，以及侧重演绎推理的《几何赘说》也

“其讲几何，须详于论理，使得应用于测量、求积等法”［９］，无疑对当代数学教育着力发展学生的数学建

模（应用）意识与能力方面，仍具备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四，内容虽无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内容，但能真实反映高等学堂的数学教学水平。２０世纪初，中国
传统数学研究中断，中国数学完成自明末清初以来西方化历程，实现与近代主流数学的合流，学界重在

关注西方变量数学如微积分等的学习吸收，数学教育则以西方常量数学为主，因教材、师资、生源等原

因，预科修业等同旧制中学，大学堂与中学堂名科虽不同，而学生程度则并无差别，高等学堂以上的数学

课程并未及时实施，大学堂算学门终清之世亦未曾建立［１０］，如《算术驾说》与《几何赘说》等初等数学遂

成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数学教学的主要内容，为辛亥革命后制度化的高等数学教育奠定必要的准备与

基础。１９２４年，广东大学成立并设立数学系，１９２６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数学系则改为数学天文系，
广东高等数学教育从此走上制度化发展道路，目前广东省内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大学拥有数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汕头大学拥有基础数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广东已

形成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完备现代数学教育体系，《算术驾说》与《几何赘说》功不可没。

当然，《算术驾说》与《几何赘说》用旧式文言文叙说，不免古旧，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１９２０年，教
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即白话文）”，白话文才取代文言文，在中国

传统数学教育转向西式数学教育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妨碍它为广东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发展所作

的奠基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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